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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齐鲁视点

热点直言

学校配建好，“孟母三迁”才能少

“互助养老”呼唤城市“反哺”

让升学宴
“回归”家庭

城镇学校建设滞后于城镇化
建设进程，学校规模和班额过大；
城镇居民小区配套学校建设缺少
统一规划……摆出这些问题的，是
我省近日出台的《关于做好义务教
育学校布局工作的意见》。(详见今
日本报A07版)

为解决文中提出的问题，意见
要求，依法做好新建居民小区配套
学校建设，施行教育行政部门前置
审核制度……保证配套学校同步
规划、同步建设、同步交付使用。在

推行简政放权的当下，强调要施行
教育行政部门前置审核制度，凸显
了对此项工作的重视程度。

现在越来越多的家庭只有一
个子女，为了获得更好的教育资
源，现代的“孟母三迁”并不少见，
各地热点学区房价格居高不下的
消息更是屡见不鲜。可见，教育可
以潜移默化地影响人口布局，人口
流动趋向与教育资源分布方向相
一致。尤其在城镇化的大背景下，
大量的人口转移，对教育资源提出
新的要求。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
解决人的问题，某种程度上要靠教
育。

许多城市早已意识到这一问
题，相继出台文件，如西安市于

2008年就要求义务教育配套设施
与居住区同步建设。省内城市如济
南，也于今年出台意见要求，新建
住宅小区必须按规划配套建设中
小学校，做到同步规划、同步建设、
同步使用。

不过，真正落实起来并不容
易，学校建设缺位现象在不少地区
广泛存在。因为是代建，并且要求
无偿移交，开发商的态度并不积
极。一些楼盘在销售阶段打出

“名校入驻”的招牌增加销售筹
码，但能落实的却不多。职能部
门也因为缺少执法权或其他原
因，而难以对开发商进行实质性
的约束或监督，新建小区配建学校
成了一件难事。

破解这个难题，政府首先要多
出力。教育作为政府必须提供的基
本公共服务，政府有义务让每个孩
子都有获得教育的机会。《山东省
义务教育条例》也要求，新建居民
区按照规划需要设置学校的，建设
用地由当地人民政府依法划拨，建
设资金由县(市、区)人民政府予以
保障。

对于开发商代建问题，因为企
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政府应通过
其他途径给予企业一定支持，鼓励
其履行社会责任；同时也应有配套
处罚措施，如不发预售证或房产证
等，让拒不按规划执行的企业感到
得不偿失。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
激发开发商的积极性。

□石念军

为77岁的邹城农村老人王计
兰养老的，不是她外出打工的子
女，而是同样年迈的78岁的黄兴梅、
80岁的张召娥。自今年4月以来，这种
“互助养老”模式在邹城市100多个村
庄落地开花，让农村老人安享晚年。
(详见本报8月19日B03版)

内陆县级市邹城的人口结构犹
如全国老龄化的一个缩影。据2013年
一季度统计，当地60岁以上老人17 . 9

万人(其中城市老人5 .53万人、农村老
人1 2 . 3 7万人 )，占全市总人口的
15 .49%。严峻的养老形势下，“互助养

老”模式也就更显珍贵。
邹城版“互助养老”产业模式

的优势在于，它以“挖潜”农村既有
资源为基础，着手“资源重组”，进
而化解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比
如，其院落主要是改造废弃校舍，

“服务人员”则以“互助”解决。换言
之，这里的“互助”，实际更倾向于
一种“协调合作机制”。“投入节俭、
效果明显”的特征则决定了它适宜
复制和推广。

作为基层创新的表现，这种
“互助养老”产业模式的探索，其实
具有极大的“自救”况味。教育的普
及，让“乡村精英”成群结队地进

城；劳务输出的洪流，则又转移走
了一大批壮年劳力。留守乡野者多
是老弱，幸有“互助养老院”可供他
们抱团取暖。

从这个意义上说，“互助养老”
产业模式的探索，解决的不单是养
老问题，更是对乡村生机的呵护。
但正如记者在调查中所发现的，要
彻底解决农村养老的后顾之忧，更
需城市“反哺”。因为等这些人都老
了，“互助也有不行的那天”。

“反哺”农村是城市的应有之
责。公共资源和服务多集中在城
市，也吸引了绝大多数的人才和资
金。若无人才和资金的回流“反

哺”，包括农村养老在内的产业发
展必然是无本之木。但推动“反
哺”，仅凭感情呼唤是不够的，只有
完善产业链条、拓展产业空间，吸
引人才和资金汇集，方可实现长效
发展。同时，这也是为实现以公共
服务均等化为标志的“人的城镇
化”奠定基础。

可喜的是，“邹城模式”已经注
意到了这一点，那就是开放市场空
间，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养老产业，
壮大产业力量。愿其以政府为主
导、市场为辅助的养老产业格局，
早有突破，以资镜鉴。

(作者为本报时政新闻中心记者)

□马辉

近期，随着金榜题名一同而来
的升学宴持续火热。在济宁等地，现
在只要是有一定规模、菜品质量好
的饭店几乎每天都有家庭摆升学
宴。在一家酒店业务清单中，升学宴
占了七成。有的升学宴能摆出近二
十桌，不少酒店要提前半个月预约。
而参加宴请的人则苦不堪言，一位
市民在一个月内已花掉数千元。

金榜题名，对于望子成龙、望女
成凤的国人而言，是值得庆贺的一
件大事，但随着喜宴的不断扩大，却
有些“变味”了。

一位受访者回忆说，几年前，升
学宴也有，但那时都是家里孩子考上
名牌大学后，才喊上几个朋友和家人
一起聚一聚，不像现在，但凡孩子上
个大学就要大摆宴席。而且那时也不
能说是礼金，只是说给孩子凑点学费
和生活费，没有攀比之意。

另一位受访者说，原来喝个喜
酒也就随二百元礼金，可现在参加
一场升学宴，动辄要三五百。随少了
礼金没面子，悄然的攀比之中还隐
藏着更多充满深意的内容，例如领
导干部子女的升学宴，则不仅仅是
宴请那么简单。

升学宴从无到有，再到现在的
火爆，有些已逐步演变成一种炫耀
性消费，成了人情债循环的一种借
口和不良社会风气。升学宴应止于
亲情，而不是崇尚吃喝和排场，尤其
是对于公职人员而言，易滋生诸多
不正之风。整个社会要通过领导示
范、加强监督等举措合力寻求改变。

(作者为本报济宁站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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